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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学新实力

文学评论 2020年12月18日 星期五

张怡微，上海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复旦大学戏剧（创意写作MFA）专业硕士导师。出版有《细民盛宴》

《家族试验》《樱桃青衣》等二十余部作品。

■短 评 在现实与想象之间跃动
——“第36届青春诗会诗丛”简评 □曾子芙

““家族试验家族试验””生生长史长史
□陈芳洲

作家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类一出手
便是仙人，梦游九州，所到之处留下传说般
可望而不可及的灵光乍现；另一类则须克
己苦修，于枯枝杂乱中选捡起能够架设云
梯的那支，然后一步一阶地攀登圣山。

张怡微似乎属于后者，十余年里，她一
直稳定保持着作品产出。出版《细民盛宴》
《樱桃青衣》《家族试验》等10部小说集和
《都是遗风在醉人》《云物如故乡》《新腔》
《旧日的静定》等7部散文随笔集。她的写作
历程，几乎可以看作学习的历程。2007年，
以校园题材的青春小说为主；而后，有意识
地“想要素描上海家庭的伦理生活、年轻人
的婚姻处境”；硕士毕业进入复旦大学文学
写作专业，“知道了要建立认知与故事之间
的桥梁”；博士接触明清世情小说，更加追
求“找到最适切的取景框，表现生活层面中
的悲喜交织，而非纯粹的苦楚”。写作到达
一定阶段后，再继续进步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需要保持对创作的高度关切，直面自
己的困难和混乱，提炼出一个高度理性的
人格，去肯定或者否定自己。除此之外，最
难的部分是作家在高浓度理性的同时，还
必须保护自身高浓度的感性。张怡微显然
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她在访谈《写作不是一
件浪漫的事》里说：“写作本身能让你成长
的东西是很难的。恰恰是你必须回过头面
对那些事情，才是让你认识自己的时候。”

张怡微的写作生长基本适切于她的教
育经历。其中，重要的成长节点发生在硕士
阶段。考入复旦大学文学写作硕士的张怡
微，听过两年王安忆教授的写作实践课，在
理解写作时很受王安忆要求理性的影响。
她认为，“身为创作者的我们更应该关心的
是这位作家到底是怎么从素材中找到可以
放到小说里的物质材料的，每个作家选择
的材料都不一样。”博士阶段，张怡微参加
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几个写作工作坊，在小
说集《樱桃青衣》后记中，她从“台风笋”又
联想到存在于汉语层次当中的文学可能
性，并从“台风笋”和“台风天”的勾连中，理
解到写作可以从更加平淡的路径中，对读
者提出“自行调度日常经验”的友好邀请。
此时的张怡微，已经更多地思考写作的风
格与审美。

对写作的智性思考，使张怡微可以站
在一个更具有统领性的方位上计划自己的
创作：“这些年我一直有个写作计划叫做

‘家族试验’，简而言之是想写一群没有血
缘关系的人最终以一家人的方式生活在一
起……尤其‘二胎’开放以后，实际上也意
味着独生子女以集体的形式走入历史，这
一代人在历史脉络中是暂时性的，这种暂

时也是伦理性的，很特殊的，所以就有了
‘家族试验’。”对“家”的关注很早就出现在
张怡微的创作中，而后“家族试验”的写作
计划，是在她对写作和人生的思考中一点
点生长起来的。

“家庭”写作意图的第一次出现，是在
200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梦·醒》中。她在序
里写：“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想写上海的家庭，
上海的精细与深情”。彼时尚未对写作有许
多智性思考的张怡微，对“家”的创作动机恐
怕源于她对生长环境的直觉反馈。“我们所
遭遇的第一个重大人生磨难多来自于家
庭，多来自于与家人建立的关系”。《梦·醒》
讲述了相识于网上的社交空间“微舍”的三
组少年人的故事。“微舍”实际上是作为逃
离家庭的网络小家园，现实家庭各有隐患
的三组少年在此相遇，分享一些有关家庭
与成长的青春感受。因此，张怡微早期作品
主要是从与她本人年龄相当的少年视角出
发，以对家庭生活敏锐的感受力，在细小的
情感缝隙里倾露少女的早熟与不安。

第二部长篇《下一站西单》则强化了破
裂的家庭结构。主角林玮质被父亲寄养在
上海姑姑家，从小跟姑姑的孩子王乔一起
长大，而姑父曾经跟林母有过一段婚外情。
在这样一个复杂破裂的家庭背景中，张怡
微聚焦的是两个表亲姐妹之间的微妙关
系。小时候的亲密也可以在长大后烟消云
散，但是一起成长的经历又使得她们始终
在一个遥远的位置上似有若无地关注着对
方，互相理解又不理解。在这个故事里，张
怡微已经跳脱少年成长的伤痛，而借此质
疑亲缘间所谓家庭关系的可信度。

这种独特的、不算友爱的姐妹关系延
续到下一个长篇《你所不知道的夜晚》里。
因为母亲偏爱妹妹，两个亲姐妹总是处在
竞争对抗的明争暗斗中。“同床异梦”是姐
妹俩的真实写照，就算是同床入睡的亲姐
妹，也可以在最狼狈的时刻揭穿对方最脆
弱的私密，张怡微在此确认了家庭成员间
切实的残忍和敌对。

《细民盛宴》里，家族间的关系则从单
纯的敌对转到更复杂的面向。生活中父爱
长期缺位的袁佳乔，感情上确是恋父的。她
一直不动声色地渴望父亲的关注、肯定，屡
屡失败后，把这种愿望投射到男朋友小茂
身上。袁佳乔爱小茂，不仅因为他单纯、天
真，曾经在年少时候站在她这一边，还因为
小茂使她想到父亲。但当袁佳乔和小茂真
正领受生活的困境时，小茂却一点点让袁
佳乔心灰意冷。在父亲身上失掉的爱，也并
没有办法从另一个男人身上补回来。跟小
茂的孩子小产的事故，使袁佳乔“彻底与父

亲做了决裂”，她“不再爱他（父亲）了，胜过
了对小茂的不爱”。

有意思的是，在体会过破碎的家庭结
构、不可靠的亲情连接、冷漠的家属关系，

“懦弱的男权”下“中国旧家族的伦理模式”
等各种复杂家庭因素后，袁佳乔却在继父
继母的身上获得了“家族”的肯定和接纳。
小产后住在医院里，已经彻底不爱父亲也不
爱小茂的袁佳乔先得到“梅娘”（继母）的探
望，然后继父也过来看望。继父向乔乔转达了

“梅娘”的评价：“她也说你好”，然后再表达了
自己的评价：“其实我和她一样，我也觉得你
很好的”。袁佳乔也没有意料到，自己一直渴
望的关注与肯定会在继父继母的身上找补
回来，“松懈了这些年以来全部的逞强”。

这个细节的关键在于，进入家庭伦理
内部的外来人员不再仅仅是某种让人略感
膈应和尴尬的补充或寄托，而真正被吸纳
内化为“家族”的一部分。成为家族一员的
过程不是通过血缘形成的，而是主角体会到
继父继母在一个不远不近的位置上，对她居
然是关注、宽谅也共情的。正是因为继父继
母的评价，彻底不爱的袁佳乔后来再跟父亲
独处时，反而感到父亲身上笨拙幽微的爱，
感到自己“对以往的误解那么深，以至于许
多人都被我用力过度地看走样了”。张怡微
自己也很喜欢这些细节，她在后记里写：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少男少女时期就
想好了，未来我要当一个好继父、好继母，
这也是我到了而立之年才有的体会。”

在《细民盛宴》之前，张怡微笔下的人物
经常是对家庭有所要求却又不曾满足的。但
在《细民盛宴》里，袁佳乔在对家庭巨大的出
走和反叛后，又以一种十分曲折的路径，完

成对家庭的情感回转。这一步，是她“家族”
思考里重要的一步，是她借助袁佳乔回看和
重评家庭的过失，以理解、以释怀。但这当中
的家庭伦理还是复杂的，表面上看，这似乎终
于达成一个小家内部的团圆。但细想下来，

“命运的强力、伦理的无奈促使这些小型的团
圆是那么摄人心魄，又看似是那么平常”。

“家族试验”的写作计划里还有许多不
能忽视的中短篇。《最慢的是追忆》讲少女
对继父血淋淋的防备；《我真的不想来》是
对亲情胁迫的微弱反抗；《试验》讲“老来脆
弱、单纯，也是无奈的一面”；《春丽的夏》有
再婚女性对母亲、丈夫与女儿“生命三角地
的安宁”等等。把这些篇目凑在一起，可以
看到一个初露尖尖角的细杂而宏大的“家
族试验”。在这个计划下再去看张怡微的小
说，便很难只是将它们放在“世情”的领域
下去考量。事实上，张怡微的“家族试验”是
把“家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模式”。她
在做的试验，是以“家”为单位对广袤庞杂
的世界做切片，再用她独有的显微镜般细
腻的视角去观察描摹一些“不让人升华的
真相”。张怡微一直期待读者能看到她作品

“背后的那个意图、同情”，“人情”的底色是
她体验过的复杂时代。

在作家人格的完成路途上，张怡微还
有敏锐的观察思辨和强力的成长意志。她
的写作在“家族试验”外，还涉及到年轻人
的婚恋、少数族群的困境，以及现代机器对
人造成的种种影响，可以看出，她的写作始
终是与她的思考和成长相关的。读者如果
能发现她的敏锐与强力，便会从她瘦弱的
身躯里获得强大的力量，也会对这位还在
强力生长的作家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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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岁在《萌芽》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至
今，我写了百万字的小说，大部分作品并不值
得出版，但对曾经学生时期的我来说，是一种
文学上的鼓励。这并不是自夸或者自谦，只是
一段跌跌撞撞的经过。我无法修正走过的弯
路，但总的来看，也算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
的经历令我相信，写作是可以训练和学习的。
如果没有文学写作，我的生活一定会黯然得
多。在许多已经走出的情感困境和释然的童
年痛苦中，是文学解救了年轻的我。

我的父母都是工人。在曾经的上海，工厂
制造的商品无处不在，工厂也缺乏新奇感。同
学的父母，有的在柴油机厂工作、有的是在钢
铁厂工作、或钢笔厂、仪表厂，再早一点，我的
外婆曾在纺织厂工作。我最熟悉的家庭生活，
就是工人家庭的生活。读《繁花》时，读到工人
阶级最喜欢红木家具和王盘声的唱片，的确
是这样。后来又读到玛丽莲·亚隆的《闺蜜：女
性情谊的历史》，书里写女工的友谊发生在生
产、生病和有人过世时，更觉得准确。这个工业
的时代在上海历史上并不算长，它曾经是我
童年记忆的全部，也是观看世界的基本模式，
直到它悄悄过去了，才发现我并不算理解它。
因为写小说的关系，我才记录了一些往事。回
头看看，会发现这并不算是“文学上海”的主
流，只是一个声部，代表着婚姻私事化、独生
子女、拆迁及房屋商品化等政策的影响，我写
了一点上海工人家庭的生活史。

我有几个朋友也写上海，比如王莫之，写知青子女与上世纪
90年代上海摇滚乐的发展史。又如路明，写知青后代和三线人的
故事。他们都很优秀，通过努力，默默地回到了上海工作，再也不
用“去上海看外婆”，就好像真的出生在上海一样。如果没有文学，
就不会有人知道他们对于这座城市复杂心酸的童年情感。他们把
自己百折不挠的认同决心，用非凡的抒情能量掩盖了起来。这种勤
劳的、压抑的感觉结构和行为模式，我的身上也有。我们写得很认
真，过得也是普通上班人的日子，挤出时间来写一点故事，并不太
忍心批评上海，像一种诗化的软弱。还有一些更硬核的写作，比如
擅长写建筑的王唯铭、留法博士杨辰书写的《从模范新区到纪念
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他们都是“新村里的海德格尔”。

从女性角度写作的也有好几位，都是我的同龄人，都受到了
非常完整的教育，对于逝去的一切都倍感珍惜，生活在其中时，
又充满苦恼。我的小说从《家族试验》到《细民盛宴》，几乎就是这
类苦恼的总纲。以普通工人后代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得到了很
好的照护，上学、上补习班，还能学习一两门乐器，还有机会外出
深造。如果没有文学，我们的“不满足”可以被理解为“贪心”。文
学收留我们的欲望，并加以照亮。有如康拉德所言，“我试图要达
到的目的，是通过文字的力量，让你们听见，让你们感觉到，而首
先，是让你们看见。”这意味着，“在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和作为接
受的观众（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感情上的联系”（布鲁斯东《小
说到电影》）。这种心灵关系，是我以及和与我相似出身的同龄作
家们携手创造的新世界。它一定不是真实，也不具备修改历史进
程的雄心，但它反映了我们心灵深处的渴望。和历史中那些枯燥
的工人家庭的刻板印象不一样，我们有那么强烈的感情、那么深
沉的欲求，在文学中开凿出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起点是
家庭，边界则不知道在哪里，也许在虚拟世界，也许在多重宇宙。
也许书写家庭的初衷是为了反家庭，但它自由下行，兢兢业业地
抒情，最终，又回到了对“家”的沉思中。

《细民盛宴》《家族试验》《樱桃青衣》，令我完成了情感意义
上的自我成长。在文学的道路上，我是非常幸运的人。我还在写
一些新的东西，也许再过十年，当下的生活“宇宙”又会再度丧失
唯一性。一切都可复制、又不复存在，我们的生活历史都被凝结
成艺术作品。

张怡微在做的试验张怡微在做的试验，，

是以是以““家家””为单位对广袤为单位对广袤

庞杂的世界做切片庞杂的世界做切片，，再用再用

她独有的显微镜般细腻她独有的显微镜般细腻

的视角去观察描摹一些的视角去观察描摹一些

““不让人升华的真相不让人升华的真相””。。她她

一直期待读者能看到她一直期待读者能看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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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同情””，，““人情人情””的底色是的底色是

她体验过的复杂时代她体验过的复杂时代。。
张怡微张怡微

四合院里“和”的丢失与复归
□范咏戈

■新作快评 杨晓升中篇小说《海棠花开》，《小说月报》2020年第11期

四合院作为中国传统合院式民居，仅在北京已有
3000多年历史。四合院体现着中国式“住文化”：一家人
围合而居，除了上敬老下爱幼，兄弟之间便是“兄道友，
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传统民族美德这条纽带维系
着华夏民族几千年不灭不败，然而现代社会却在某种程
度上将其撕裂了。寻找传统美德并呼唤其回归，在文学
是情怀，是有价值的主题，这也正是杨晓升中篇小说近
作《海棠花开》的旨归。

《海棠花开》的故事并不复杂。在某名牌大学任教的
赵教授家住在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院门开在东
南，不与正房相对，据说这是根据八卦的方位。正房坐北
为坎宅，坎宅必开“巽门”，“巽”为东南方，又据说门这样
开才能财源滚滚，所谓的“坎宅巽门”。这样看来，赵教授
的四合院分明是个吉宅。而住在其中的主人们也被认为
是吉祥圆满：赵教授老夫妻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大赵、
小赵，后来他们各自娶妻生子又为赵教授各生了两个第
三代。这一大家子人家加上儿媳、女婿，十口之家，十全
十美。然而，现实却有些骨感：生在诗礼之家的赵家两兄
弟本应不负父母期望认真读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
读下去的，可是贪玩顽愚的哥儿俩并不是学习的料。更
让赵教授夫妇头疼的是俩人一直互相掐架，全无兄弟情
分。哥俩勉强读完高中后考大学根本无望。此时到了
1955年，正赶上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赵教
授便生出将他哥俩送一个下乡的念头。去谁留谁，最终
兄弟俩通过抓阄老大下乡去了湖北黄冈。大赵带着满满
的怨气一去几年几乎与这个家断了联系。待老教授两口
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老大所在的湖北农场，方知大赵已
经在当地娶妻生子。老二虽留在北京，终因文化低只能
进工厂当了一名普通修理工，后娶了一名纺织女工。
1977年老大时来运转：他的两个儿子争气、争光，一个考
上清华，一个考上北大。随后下放湖北的老大又按政策
回城，回到北京又住进了四合院。父亲赵老教授高兴，专
门在全聚德订包房全家聚餐，四合院的人气到了顶峰。
然而这人气骤升却是表面的，随着赵老爷子和老伴儿先
后过世，四合院里兄弟两家人互相看着不顺眼，一个屋

檐下却过得形同路人。甚至为了分得父母遗留下的正房
大打出手，上演着一出出“兄弟阋于墙”的闹剧。大赵和
小赵“斗气”是自以为有“底气”：大赵的两个儿子去美国
读书后留下工作，收入不菲又很孝顺，不断寄钱回来，老
大的日子“富得淌油”，喝茅台、吃龙虾，物质上进行着报
复性的享受。相反，对门小赵家虽然经济条件一般，却看
不惯靠儿子“咸鱼翻身”的老大家的“嘚瑟”。两家过上了
赌气、憋气式生活。也许正应了风水轮流转那句话，一
天，大赵茅台喝多了突发脑溢血。此时倒是他们的晚辈
大赵的侄女和侄女女婿把他送到医院抢救才保住一命。
事情的转机在于病中的老大终于悟到“出多少钱请保姆
都不如亲情”。祸不单行的是，老大家的一个儿子在美国
得了新冠英年早逝，他则终日与轮椅做伴，经历了命运
的捉弄，四合院总算重新平静下来。

不难看出，小说作者很善于经营故事形态。以“小切
口、大社会”展开叙事，四合院时空成为一个发散性的结
构，连着社会——从湖北农场到北京市井；连着世
界——从北京到美国旧金山、洛杉矶。时空跨越70余年，
三代人经历了50年代、六七十年代“文革”直到改革开放
和当下新冠肆虐，堪称当下社会的一个缩影。写小说讲
究“枯树花架，一园锦绣”，以“枯树花架”搭架子，作载
体，重要的还是要让人看到里面的“一园锦绣”，就是常
说的小说的“意思”。这部小说的厚重之意在于告诉人们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故事中这一场“轮回”称得上气象
万千，当“和”气再次走进这座四合院里，海棠花也如约
绽放了。读《海棠花开》获得的是一种浑然和谐的审美享
受。这大半是因为作者找到了一种与故事主题相吻合的
语境和获得了叙述方位的自由。人物刻画、作者旁白如
榫铆紧扣少有脱榫之笔，犬牙交错并无错位之嫌，整体
上浑化蔚圆。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变迁，赵家三代人的恩
怨，浓缩进一座老北京“巽”门四合院，行云流水的日常
叙事中不乏兄弟相杀相爱的开合、波澜，揭橥的是人性
中“孝”“悌”的丢失与回归。结尾，在一个又见的暮色四
合中，赵家的主人们奏起了老北京平民生活的新乐章，
给人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

《诗刊》社与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20年12月推出了“第36
届青春诗会诗丛”，15位诗人各具有独一无二的色彩。诗人中
最大的40岁，最小的26岁，他们中有警察、有农民、有老师、有
记者、有编辑……有的诗人在创作上已趋于成熟，有的还在慢
慢学习和摸索。这15本诗集在集中展现15位青年诗人写作成
果的同时，也为当下青年诗人创作的内容与走向提出了新的
思路。

吴小虫的诗歌里有一种禅意，“古寺”与“品茗”常常在他文
本中出现，他可以从一切微小事物中无限地开阔他的内在世
界，他的语言是平静的，内在却是激越的。正如他自己在诗中所
写，“如果在坠落的过程中能毫不害怕/滔滔激流中我必将凭跃
和鸣叫”，在一种不动声色里隐藏着暗潮涌动。

李松山的诗集《羊群放牧者》围绕自己的生活展开，他写放
羊、写草木、写蚂蚁、写露珠，写一切在生命中构成微澜的意象。
他在创作中打开了所有的感官，微小的生灵在他笔下都鲜活起
来，从平淡的文字中流露出对生活的热爱，不经意间就能触动
读者内心的柔软之处，使他的诗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境界。

王二冬和芒原分别以他们故乡和故乡的代表性意象为题，
《东河西营》和洒渔《烟柳》是他们的乡愁，也是他们展开诗歌创
作的文学坐标。两位诗人一北一南，笔下的故乡各具特色。芒原
试图用一种“粗粝的隐秘”打通现实与自我的关联，作为一名警
察，这些年想必也阅尽了世事人心，在阅读中能感受到他笔下
的故乡有一种“绝处逢生的真实感”。王二冬则选择用平实的意
象去呈现自己对故乡的微妙情感，少年的英武稚气，在一次又
一次同故乡的别离后获得平静，对故乡的深情感怀最终被隐秘
地珍藏了起来。

一度的诗总是和他行踪发生密切的关联，大部分都像是走
在“途中”而忽然被打开格局，可能是在上下班途中、旅行途中。
但他无意描述他在“途中”见到的所有宏大风景，他总是于广阔中
找到一处指向内心的落脚点，适时地发出一些“清脆的回响”。

叶丹是兼有眼观于外和观于内的诗人，诗集《方言》显现出
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和克制——对词语的精准处理，专注于语
词的工整表达，给人一种他正退居到越来越隐蔽的地方来观察
这个世界，成为“隐秘的观察者”。而“隐秘的观察者”角度也预
示着某种创作上的生长性，一方面给予日常生活更多的精神内
涵，另一方面有意识地将创作从琐碎的现实中挣脱出来。

陈小虾对日常与生活有着精妙的观察和想象，她的每一首
诗都像是她内心的柔软的释放。她不断寻找自己与世间事物之
间的共鸣，触摸它们之间微妙的关系。正如她的诗集名字所

言——《可遇》。生命中的精彩总是可遇而不可求。
琼瑛卓玛的所有创作都围绕着她所构筑的《野燕麦塬》展

开，从而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精妙想象。在琼瑛卓玛笔下，野燕
麦塬既是她创造给自己的精神家园，也是完全出于本能的对自
己生存境遇的隐喻。

王家铭的诗集《神像的刨花》从名字上看就颇具巧思，他的
诗歌多体现为虚实相济，在一个又一个跳跃的意象之间晃过思
维的闪光。他的诗是宁静的，是舒展的，是可以让人回溯的。

朴耳的诗集《云头雨》有一种轻灵的质感，她用灵动自然的
意象和细腻真挚的情感勾勒出她生活的侧影。在她的作品里俯
拾皆是天真与新奇，复杂的世界经她自如地重组，为读者提供
了一条领悟诗歌的新路径。

对于徐萧来说，万物都是隐喻的源泉，诗集《万物法则》精
心构筑了齐整有序的各种隐喻，实现诗人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和
追求。在诗集的第一辑“技艺与劳作”里，每一首诗都用一个隐
喻搭配“劳作”一词出现，而“劳作”在他笔下也成为一种隐喻。

蒋在的诗集名字是《又一个春天》，“时间”是她在创作中一
直关注的意象，她在创作中每写到一个新的空间，都会站在一
个新的时间刻度上去重审这一空间的过去，呈现出一种断裂的
时间感，历史中的时间感被她捕捉并精确有力地凸显出来。

韦廷信《土方法》里质朴的诗句更像是一串悠远的民谣，他
在创作中既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之美，又细致入微地呈
现了现代个体的情感维度，“像一朵海外独自盛开的莲花”。

苏笑嫣诗集《时间附耳轻传》里大部分诗作都以某种线性
的时间观为基准展开，在一种对“时间的断层”的书写中达成一
种对现实的慰藉。随着诗人的成长，她对“过去”“现在”“未来”三
个时间点和“自我”之间对应表达的不断调整，诗人们对日常生活
的观察也在不断地调整，从抽象到具体，从渺小到宏大。

亮子的诗集《黄昏里种满玫瑰》，每一首诗都不偏离他的生
活现场，他能从真实生活中攫取创作资源，让原本看似平淡的
日常，富于世情的细腻。

整体而言，15位诗人都不执著于对宏大题材的审视与磨
炼，更多地将写作的重心放在自身生活范围内的情绪与经验；
景深似的叙述是他们企图在现实与虚无之间来回跃动所采取
的其中一种行动，也是一种自我建构的企图。构思精巧如陈小
虾、蒋在、苏笑嫣和朴耳，情感真挚如王二冬、李松山和亮子，饱
含哲思如一度、吴小虫、芒原和韦廷信，诗艺的现代性探索如徐
萧、叶丹、王家铭和琼瑛卓玛，这些正在逐渐成熟的诗人们未来
将如何继续书写，将带来怎样的可能性，值得期待。


